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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诗歌中的空间意象与生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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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山东 淄博 255130) 

【摘 要】：穆旦以丰富而深刻的诗歌创作拓宽了新诗的表现空间。从穆旦诗歌中出现的大量空间意象特别能看

出其诗歌气度:他的诗中空间意象的内容之广阔包容世界;他对于个体内在生命空间的挖掘极其深入;他的诗中充满

现实空间与理想空间的辩证对立;他诗中复杂的“道路”意象体现了一生求索无止境的生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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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诗人穆旦诞辰 100周年,这位深沉的诗人留给我们的诗歌财富仍然有待于不断地挖掘。他的诗歌立足于生命主体积极

介入现实、深入体验世界的写作姿态,加之诗人迫于时代动荡变迁而领受的漂泊不定命运,出现了极其丰富深广的空间意象。细

读这些意象,考察穆旦个人的生命足迹与想象轨迹,我们能够直观地认识到,穆旦是一位极大地拓宽了新诗表现疆域的诗人。他的

诗歌立足于怎样的广阔民族与世界经验,表现出怎样丰富的心灵感受,又体现了怎样不断向现实世界抗争、向理想世界寻求的艰

苦努力,最终如何将其“太多的无法表现的痛苦”熔铸为一种深刻而富有开放性的生命境界,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一、“世界向我们不断地扩充”(1):穆旦诗歌空间意象的类型 

穆旦诗歌丰富的空间意象首先来自于广阔的空间经验。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写作,历经全民族抗战、解放战争和 50-70年

代的政治风暴,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并在 40年代因参加赴缅远征军和留学美国两次延伸海外,无论是被动地被裹挟,还是主动地

寻求,可以说穆旦一直经历着“世界向我们不断地扩充”(《隐现》)的空间生命感受,而穆旦一百多首留存诗歌中,我们看到外在

世界的不同场域都融入了穆旦的生命体验。 

穆旦诗中不乏切近的个人生活空间意象——各种家宅形象:如茅屋、茅舍、小屋、空屋、小土屋、空室、居处、洞穴、帐篷

等,而通过窗、院落、门等介质,诗歌中的空间不断向外延伸。 

个人走向社会,步入聚居工作的场所和政治场所等社会空间。前者在穆旦诗中主要有办公室、写字间、高楼、巨厦、街市、

小镇、银行、荒村、城市等,后者有牢狱、战场、机关、学习会、天安门、王国、王朝等。 

自然空间意象在穆旦诗歌里最为丰富,几乎涵盖了整个自然地理系统。具体说来,可分为:天空系统——有蓝天、天穹、星空

等;大地系统——有旷野、荒野、原野、大野、洪荒、土地、泥土、污泥、地面、草原、森林、荒漠、流沙、草地、草场、地下

的岩层等;水域系统——有河流、江水、洪水、暗流、潜流、深渊、大海、小溪、池塘、泥沼、源泉等;山峦系统——有山峦、

山峰、山地、高山、重山、群山、山脉、山岭、远山、冰山、火山、山谷、峰顶、山坡等;最广阔的是宇宙系统——有宇宙、星

体、星球、天体、群星以及星球运行的轨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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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生活、自然与社会空间外,穆旦诗歌中还有相对抽象的文化空间意象:有文化传播的媒介概念——如写作的纸张、

书页、报纸、电波等,有寄寓民族文化情思的空间概念——如家乡、古诗词的山水、古国、古墙等;还有大量的宗教文化空间意

象——地狱、天堂、天国、神殿、教堂等。 

空间意象的庞杂,说明穆旦生命经历的丰富与广阔。但穆旦诗歌基本上不是如实记述他所抵达过的所有空间,而是更多地把

外在空间置于内心思索、感受、想象的主观情境中,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空间意象都以比喻的面目出现,即使是实写的山川地名,也

往往超出本身的局限而具有某种文化或历史内涵。 

简单的分类方法并不能有效分析这些空间意象在具体诗歌语境中产生的复杂意义与美学效果。因为“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

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他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
[1]23

。对于穆旦这样的兼具激情与思辨

特征的诗人,外在空间在与主体生命的碰撞融汇中才产生意义。在如此庞杂的空间意象中,以人与世界关系为中心,依据意象应用

组合的方式以及彼此间的矛盾冲突,探讨个体生命的内在空间如何建构?生命所处的“这里”(现实世界)与要去往的“那

里”(理想世界)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生命在不同空间中来去的“道路”具有怎样的特征?这三个关键问题是潜藏在穆旦诗歌中的

大量空间表象之下的更本质的东西,对它们的分析能看出穆旦诗歌所达到的深广生命境界。 

二、“在我深心的旷野中”:穆旦诗歌的内在生命空间 

穆旦之前,许多新诗已写出广大的自我内在空间。郭沫若《天狗》中的“我”可以吞下日月星辰宇宙,宗白华的《夜》中“我

的心”是一张可以让“宇宙的万星在里面灿着”的“明镜”,废名《十二月十九日夜》中的“思想”可以逍遥地化身万物:“思

想是一个美人,是家,是日,是月,是灯,是炉火。”而穆旦与他们开拓内在生命空间的方式不同,他不是以吸纳、映现外在世界来

极度扩大自我的疆域,更像以显微镜放大内在生命本身,发现渺小个体内在的生命宇宙——那丰富的情感和复杂的矛盾构建的一

片天地。 

穆旦总是植入巨大的意象赋予人的心灵、肉体空间感,呈现内在生命的幽深、宽阔。 

在他笔下,内心常被形容为旷野或荒原——如“我从心的旷野里呼喊”(《在旷野上》),“只有在我深心的旷野中,才高唱出

真正的自我之歌”(《听说我老了》),“现在野花从心底荒原里生长”(《春底降临》)。在广阔的空间喻象中,诗人的情感、意

识才有了更确定的存在感和行动力,丰富的内心生活才有了存在的场域。 

而内心空间建筑的搭建使“心境”的深入和扩大成为可能:当越过恋人“大理石的理智殿堂”(《诗八首》),爱情陷入无边

的非理性世界;当“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友谊》),友情坠入一贫如洗的荒芜境地。 

内在生命空间既包括心灵世界,也包括肉体感官世界。穆旦诗中肉体局部或整体的感官经验常以空间意象呈现。血液常被比

喻为河海:“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时感四首》),“当可能还在不可能的时候,我仅存的血正毒恶地澎湃”(《我向

自己说》);恋人的“手底接触”可以“是一片草场”(《诗八首》);饥饿儿童畸形的“鼓胀的肚皮”如同“大地充满了希

望”,“却没有人敢来承继”(《饥饿的中国》)。肉体是人确定存在的第一场所,是“在我们的不肯定中第一个肯定的岛屿”(《我

歌颂肉体》)。肉体网罗外在世界经验,并内化为我们的生命世界:“风雨和太阳,时间和空间,都由于它大胆的网罗而投在我们怀

里”(《我歌颂肉体》)。 

穆旦笔下个体生命空间从不是平静的,而是痛苦、动荡不安和矛盾的。生命的痛苦和渴望蕴积如地下的熔岩:“然而我的沉

重、幽暗的岩层,我久已深埋的光热的源泉,却不断地迸裂、翻转、燃烧。”(《在旷野上》)个体生命包含了世界的全部复杂性:“一

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控诉》)心灵是一片饱经痛苦却要从痛苦中耕耘希望的土地,“要从绝

望的心里拔出花、拔出草”(《从空虚到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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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空间概念,“里面”对于穆旦诗歌具有原初的构建意义。“在……心里”“血里”是穆旦诗中重要的空间表述方式,

他总是要打开内在的生命世界,并放大给我们看。在具有内心深度的写作中,“诗人总是倾向于小中见大”,而“这种巨大不是来

自于景象,而是来自宽广思想的不可测量的深度”。
[1]209

 

穆旦时常运用星球、宇宙等天文学概念扩大、升华个体生命,在《劝友人》中,穆旦由白纸上的黑点联想到友人平凡苦恼的

生活,但在天文台上望远镜的观照下,渺小的黑点突然拉远化为天空上“那颗闪耀的蓝色小星”,以光年计量的星际距离让“天

文望远镜”的观照寻觅友人“几千年后的光辉”,平庸的生命通过超越时空的宇宙视野获得内省和重生的可能。在《理智和情感》

中,个体生命被描绘为渺小的细沙,但“即使只是一粒沙/也有因果和目的:它的爱憎和神经/都要求放出光明”,“细沙”最终跃

变为“夜空中高悬的星星”:“固执着自己的轨道,把生命耗尽”。 

穆旦诗歌的价值基点正是这样建立在空间想象的跨越中,建立在对于个体生命放大和升华的视野中。 

三、“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现实与理想空间的辩证关系 

九叶诗人中的同伴早就注意到了穆旦诗歌的辩证性、矛盾性。唐湜说:“他的思想和诗的意象里也最多生命的辩证的对立,

冲击与跃动。”[2]郑敏也说:“他的诗基本上建立在一对对的矛盾着的力所造成的张力上。”[3] 

穆旦绝不满足于耕耘自己的内在生命空间,生命总须由内而外,走进世界,生命总是在某刻处在某个地方,梅洛-庞蒂说:“存

在就是处在。”
[4]
穆旦诗歌中充满所处的现实空间与追求的理想空间之间的斗争。 

此在的现实空间常体现出封闭、狭小、僵化、阴暗的特征。如:“欲望的暗室和习惯的硬壳”(《祈神二章》),“四壁”(《裂

纹》),“围墙”(《饥饿的中国》),“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赞美》),“鼠穴”(《鼠穴》),人像“蜂拥的昆虫”般挤进的“防

空洞”(《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居中只有蛆虫的“蛛网”(《通货膨胀》),“现实底冰窟”(《理想》),等等。而一些社会空间

意象,容积或许更大,也只具有封闭、僵化的特征。办公室——给人以“做牛,做马”类似的奴役感受(《给战士》);机关——每

天“旅行着公文”,以权力的印章凝固“生命的海洋”(《“我”的形成》);高楼巨厦这“钢筋铁骨的神”,把人变成“寄生在你

玻璃窗里的害虫”(《城市的舞》);“我的老年”筑起的“寒冷的城”,把欢乐关在城外;而城市在穆旦笔下基本上是扼杀自由的

典型大型封闭空间——“那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呵”(《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

之二》)。 

封闭空间最终被抽象为一个没有出口的“圆”的形象:“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被围者》),而

这个绝望的圆就是个体被围困的现实象征——“我们周身已是现实的倾覆”(《黄昏》)。因为它就是人此刻所处的空间,所以常

被穆旦用方位代词“这里”来概指:“天空的流星和水,那灿烂的/焦躁,到这里就成了今天/一片沙砾”,“所有的暂时/相结起

来就是这平庸的永远”(《被围者》)。“这里”是缺少生机的:“冬天的寒冷聚集在这里”(《控诉》);这里是让人的生命“闭

紧”的“沉重的现实”,一切只能“在这里枯萎”(《海恋》);这里是我想要走出的“曲折的地方”,“这里”只有“普遍而无望

的模仿”和“八小时的旋转和空虚的眼”(《我想要走》);“这里”就是此刻我们“被曲解的生命”和“枯竭的众心”(《隐现》)。

而“这里”的围困不仅来自沉重僵化的现实与现在,也来自传统的遗留与围困,来自“古老的土地”(《饥饿的中国》)和“四壁

的传统”(《裂纹》),来自古老文明的凝定:“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

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玫瑰之歌》)。 

封闭空间对应的是一种生命所处的固化生存状态,是由“为人讥笑的偏见,狭窄的灵魂”造成的让此在世界“僵硬,窒息,令

人诅咒”的“无限的小”(《隐现》)。 

与狭小的“这里”相对立的是“那里”,是远方,是充满生机的、广阔的理想生活空间。“那里”是与“古老的土地”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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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年轻的远方”(《饥饿的中国》),是与“被一身所担当过的事情碾出了一条细线”的狭窄生存所对照的“摆着无数方向的

原野”(《线上》),是一片“自由广大的面积”——有“风的横扫,海的跳跃,旋转着/我们的神智”(《被围者》)。“那里”有

“古诗词的山水”中所没有的“气流的激变”和“山海的倒转”,“那里”是对“周身现实的倾覆”的超越,从沉重现实中极目

远望,能看到更广阔自由的远景——“突立的树和高山,淡蓝的空气和炊烟,是上帝的建筑在刹那间显现”,“当太阳,月亮,星星,

伏在燃烧的窗外,在无边的夜空等我们一块儿旋转”(《黄昏》)。 

“那里”不一定只对应时间意义上的未来,也对应单纯自由的童年、多梦幻的青春或与平庸现实对立的一段更有意义的过

去。童年在穆旦诗中常是想要回去的“失迷的故乡”(《阻滞的路》),“那里”有更自由的想象之境,是一片没有被文明、传统

和现实侵扰过的自然之地,“那里”有“无数荒诞的野兽游行云雾里,矫健而自由”,有未经文化塑造过的“雏形的山川”(《童

年》)。生活在自然的梦中的年轻自我也是自由而广阔的:“我的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早晨的颜色”,我

曾经属于一个更广阔的宇宙秩序:“我是有过蓝色的血,和星球的世系”。多梦幻的青春相对于现在是一个更理想的“那

里”:“那里才有真正的火焰,而不是这里燃烧的寒冷”(《一个战士需要温柔的时候》)。甚至残酷的战争对于平庸的和平生活

也体现出充实的意义:“那里全打破这里的平庸”(《退伍》)。 

穆旦诗歌抗拒绝对意识,这里和那里、封闭空间与开放空间的对立是辩证的,在特定情境中,它们的意义可能出现翻转。封闭

空间也可能具有崇高与独特的价值。在《良心颂》中,穆旦写道:“也不见报酬在未来的世界,一条死胡同使人们退缩。”此处“死

胡同”这个封闭意象意味着良心的绝对失败,但正直的孤独者却唯有向着这没有现实出口的死胡同“挺身而行”,因为真正的良

心的事业,正是“在一切的失败里成功”。房屋这个意象在穆旦 20世纪 40年代的写作中常常是幽暗闭塞的需逃离的地方,如《荒

村》中写道:“当小小的丛聚的茅屋,像是幽暗的人生的尽途,呆立着。”在“文革”的风雨飘摇中,晚年穆旦笔下的小屋却常化

身为仅有的温暖家宅——保存自我、留住记忆与生命的诗意居所。小屋虽历经政治风暴,但“但它依旧微笑的存在,虽然残破了,

接近于塌毁”,小屋是记忆与生命经历的存在之所:“因为它铭刻一段共同的旅途”,其中所有的静物都是留有生命的余温的

——亲友的来信、暗黄的戏单、花瓶、旧扇、破表、收据等等琐碎的生活物品“似乎居住着她的灵魂”(《老年的梦呓》)。 

人不断离开“这里”,寻求理想的“那里”,来处的封闭同样意味着安全和温暖,而去处的广阔也同样意味着未知的危险与

广漠的孤独。来到世界上首先是痛苦的:“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我》)。何况当理想之地

成为现实存在,当“那里”变成“这里”,一种新的庞大现实也会扼杀人的存在。写于“文革”末期的《苍蝇》正体现了理想寻

求者被所谓的理想境地扼杀的荒诞处境:“理想,把你吸引到这里/飞进门,又爬进窗,来承受猛烈的拍击。”而当强大的“这里”

无所不在,统摄一切,诗人坚守的自我将成为被排斥的孤立的所在,被时代的洪流淹没,“那里”将成为被时代、人民抛弃的“后

门”:“他们都凯歌地走向前厅,后门冻僵了小资产阶级”(《葬歌》)。 

生命永远在“站不稳定的点上”,“扩大既有的边沿”(《诗二章》),永远在打破束缚,又陷入新的束缚,穆旦在《旗》中所

描绘的状态也许蕴含了他笔下生命的空间探索所具有的永恒矛盾,人生的追寻也许永远像一面风中飘动的旗:“常想飞出物外,

却为地面拉紧。” 

四、“公路扬起身,看见宇宙”——空间意象所抵达的生命境界 

连接不同空间位置的几何图形是线,在人的生活空间中,这线就变成道路。穆旦的诗歌中经常出现出发、行走、离开这样的

词汇,这是现实状态,也是生命姿态。作为永远的怀疑者,拒绝人生任何凝定、僵化的困境,就必须不断行走。“道路”这个开放

性的词,比任何即使巨大却总给予生命一种固定的空间意象更能说明穆旦诗歌求索不止的生命境界。 

写于 1941年的《小镇一日》开头是这样两句:“在荒山里,有一条公路,公路扬起身,看见宇宙”。路是从有限通往无限、从

狭隘的生存通往广阔的宇宙的媒介,因为“公路渐渐向远山爬行”,我们才能快乐地逃离“这旋转在贫穷和无知中的人生”。

“宇宙”意味着人生图景的开放、广阔,也意味着前景巨大的茫然和未知。穆旦的一生都被巨大的时代浪潮裹挟着前进,他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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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具有选择道路的绝对自由,但无论是自己选择还是被迫走进的道路,他都以一种积极又冷静智性的态度去应对。 

成长于民族危难的大时代,穆旦深知被战争逼迫的行走又是寻找民族希望的行走,在三千里步行的过程中,穆旦写下:“中国

的道路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在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中国的路注定是充满坎坷甚至绝望的,年轻的穆旦就写

下:“一群站在海岛上的鲁滨逊,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但是怎能停止不前,穆旦坚信的也是鲁迅式的勇敢从

绝望中走出来的“生命的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5],所谓的自由辽远是年轻的

敢于反抗绝望的生力和决心:“一扬手,就这样走了,我们是年轻的一群。”(《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 

由于诗人积极热情地投身于时代,所以他不满足于缓慢的行走,而是渴望以更快速现代的方式融入时代,于是路已经不够,还

需要变成列车疾驰的铁路:“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〇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玫瑰之歌》)。穆旦虽然积极投身于时代,

但从未放弃对于民族文化沉重的历史负累的思索。在《赞美》中,“我在大路上踟蹰”是“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

河中等待”。穆旦诗歌中复杂对立的空间并置常常同时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并置。历史负累不会轻易地消失,它在未来等

待,在时代大路的那头等待。 

但沉重的历史负累又是激发诗人反抗与奋进精神的动力,所以在《五月》中出现了极具张力的道路意象的变体——弹道:“在

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获得了第二次的诞生。”穆旦从不相信道路是单纯美好的,从现实闭紧的这里到理想的那里、别处,道

路只能是狭窄、崎岖、充满未知危险的。所以爱的过程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上,我制造自己在上面旅行”(《诗八首》),所

以神赐予的命运只是“在犬牙的甬道上让我们反复行进”(《出发》)。理想不满足于行走,所以道路未必正确,反而往往“引导

我们又隔离我们,走向那个目标”(《祈神二章》)。道路本身就是可疑和动荡不安的:“全是不能站稳的/亲爱的,是我脚下的路

程”(《隐现》)。穆旦甚至在根本上否定所谓光明大道的存在:“我冲出黑暗,走上光明的长廊,不知道长廊的尽头仍是黑

暗”(《问》)。 

如果在 20世纪 40年代诗歌的写作中,穆旦更多对理想与现实世界产生双重的怀疑与审视,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既坚持又怀疑,

那么在他的晚年写作中,他最沉重的悲哀也许在于自己既有诗歌道路的中断和被剥夺。《“我”的形成》中这样写道:“正当我走

在大路的时候,却把我抓进生活的一格。”虽然诗人所指仍是僵化生活对人的丰富可能性的扼杀,但未尝不可以具体理解为政治

现实对诗人既定生活道路的粗暴改变。在诗人既往的人生道路上,诗人无奈地“被”走失:“另一个世界招贴着寻人启事,他的失

踪引起了空室的惊讶。”(《自己》) 

对于穆旦,诗歌正是渡过动荡不安的外在世界的方舟,为诗人在紧闭的现实辟出一条通往无限宇宙的想象航道:“诗,请将幻

想之舟浮来,稍许分担我心上的重载。”这是对现实苦痛、历史负担的承担,又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 

正是通过无限延伸并超越现实的想象之路,穆旦诗歌得以超越生命、历史、现实的种种局限,精骛八极,神游万仞,在衰老的

绝境中仍然开辟出无限自由的生命境界: 

但我常常和大雁在碧空翱翔, 

或者和蛟龙在海里翻腾, 

凝神的山峦也时常邀请我, 

到它那辽阔的静穆里做梦。 

——《听说我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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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嘉评价穆旦的诗“有一种新诗中不多见的沉雄之美”[6],余世存说穆旦“抛弃了一种情感琐细处的纠结,一种狭窄天地

里的小小悲欢”,作品因而具有“一种雄放风格和大家风度”[7]。这些评价在穆旦诗歌既广阔又深刻矛盾的空间意象的运用中可

以得到很好的印证。穆旦留给后世诗人的不仅仅是现代性技巧和深刻的思辨,也是一种投身世界又以想象超越现象世界藩篱的视

野和生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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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论文中引用的穆旦诗歌词句皆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穆旦诗文集》,文中他处不再另注。 


